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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我有幸参加新四军研究会后
代分会组织的南通市“七一”首发畅游沪苏
通长江公铁大桥的系列活动，零距离感受
了世界上首座超过千米跨度的沪苏通公铁
两用桥的雄伟壮丽。

早晨8点，我们乘坐的第1号大巴车
把我们送到长江边的九圩港村，在这里我
们可以远眺近观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的靓
影。停车场上，20多辆大巴车一字儿排
开，统一标识，统一编号，每个游客脖颈上
都挂着统一的红黄色胸牌，上书“体验通沪
城际列车，畅游沪苏通长江大桥团队专用
证”，所不同的只是车号不同、导游姓名与
联系电话不同。可以看出，这是南通旅游
行业在疫情防控缓解以后组织的第一次如
此大规模的旅游活动，游客基本上都是南
通人。导游小陈告诉我们，疫情尚未解除，
原本以为不会有多少人参加这次畅游活
动，想不到短短几天一下子报名1200多
人！于是不得不和车站联系把原定为6节
的动车车厢增加到12节车厢。游客虽多，
但疫情防控措施一着不让：身份证、苏康
码、戴口罩，一个也不少。在这次畅游活动
中，南通人民表现出对家乡建设如此巨大
的热情，令我们自己也十分感动。

上午10点前，我们乘大巴来到南通火
车站，准备和大桥第一次零距离亲密接
触。站内候车大厅，人流涌动，一座难求，
全是等待乘坐C3758次动车想亲身体验
在家门口坐火车过大江的南通游客。

虽说曾经多次坐过动车，但今天在家
乡坐，还是感到特亲切。我的座位刚好靠
窗口，于是我打开手机，做好了拍照片的准
备。可是，动车一启动，不一会儿便风驰电
掣地飞奔起来，根本无法定格拍照，于是赶
紧改为摄像模式。而此时，动车正好钻进
大桥钢铁长龙的“肚子”，只见手机荧屏上
那一根根钢梁一掠而过，钢梁后面的江面
也只是白花花的一片，这画面虽然单调，甚
至有点乏味，但要知道南通人盼望这一天，
可盼了20多年！不一会儿，手机荧屏稍稍
亮起来，动车开出了钢铁长龙的“肚子”，我
赶紧看荧屏下方显示的时间∶刚好两分
钟！——这可是南通人从水陆路跨越长江
天堑最短的时间！

中午12∶37，我们在常熟站下车。午
饭后，在常熟几个景点游玩。当我们车返
归途，已是夜幕开始降临的时候。我们从
沪苏通大桥原路返回，不过不是走桥下，而
是行驶在公路桥上。我们嘱咐司机师傅开
慢一点，让我们好好瞧瞧这座享有五个“世
界首创”之誉的大桥。不一会儿，高达330
米的堪称世界上最高公铁两用斜拉桥的主
塔向我们迎面扑来。在这座世界第一的庞
然大物面前，我们除了赞叹，还是赞叹！我
们由衷赞叹这两对无比雄伟壮观的世界第
一的主塔，我们由衷赞叹如此世界一流的
跨江大桥，我们更由衷地赞叹能够造出如
此世界一流的跨江大桥的具有世界一流聪
明才智的中国建桥工人！

车过大桥，经过桥北收费站时，只见站
前空地停着许多小轿车。一打听，原来都
是专程前来准备观赏和拍摄大桥夜景的南
通市民。我们真想停下车来，加入他们的
队伍。可是，今天实在太累了，这个美好的
愿望留待以后再实现吧！ 肖正德

两分钟过江
7月1日一大早，我从家里出发，匆匆赶

往西站。此前，我参加上海铁路局为庆祝沪
苏通铁路开通向社会征集书画作品，篆刻了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两枚印章意外
入选，被主办方特邀登乘首发列车。

来到西郊，但见昔日冷清的西郊车流不
息，热闹非凡。入口处的广场上人头攒动，穿
着色彩鲜艳节日服装的男男女女在烈日下载
歌载舞！南通人等来这一天不知道等了多少
代人。我匆匆抢拍了几张照片，绕过重重人
群，赶去大厅报到。几位获选受邀的作者已
先期到达，他们都是从上海等地赶来参加这
一活动。我是唯一本地获选作者，反而最后
一个报到，实在有点不好意思。

经过安检等例行程序后，我们进入月
台。月台上打鼓的、舞狮的同样不亦乐乎。
今天全国来了许多媒体记者，车厢内外不时
看到现场采访、实时报道的场面。

首发列车11∶28准时从南通西站开出。
风驰电掣的高铁令窗外的田野、庄稼、树木转
瞬即逝，也令我的思绪浮想联翩：我回想起文
革大串联时期去北京，火车乘到浦口，因没有
渡江大桥，用轮渡将火车一节节运过长江；我
回想起多少年来，来往于上海南通，经常赶早
去十六铺码头排队买轮船票，由于人多，维护
秩序的人用笔在排队者手臂上编号，好不容
易买到票，晚上十点登船，次日凌晨才能到达
南通；我回想起多少年来，来往于苏南苏北，
都要换乘渡江客轮过江，坐在船舱里，有时呆
呆看着几乎与窗口持平的江水，真担心船会
沉没，后来震惊国内外的5·8渡江客轮沉船
事故竟然真的发生了。

这些林林总总的巨大变化其实也就发生
在最近的半个多世纪里。其实，五六十年在
历史长河中简直就是浪花一瞬。然而，其间
的变化又该有多么惊人。仍以交通为例，上
世纪中后期的南通港日益走上规模化、现代
化，然而还没等老任港走进博物馆，宽敞明亮
现代化的南通港客运码头以及内河轮船码头
便先后走到尽头，很快被四通八达的高速公
路取而代之。于是，长航客运及内河小火轮
经常成为许多中老年人的怀旧话题。进入
21世纪后，高速公路也不再是一枝独秀，航
空、动车以及今日开通的高铁，还有正在兴建
的地铁令南通交通成立体化发展，我们这一
代人有幸目睹了这一系列梦幻般的变化，乃
至于人们适应都有点来不及！才一个多小
时，车厢里便传来列车员悦耳的广播声，告诉
乘客上海即将到站。看着乘客们鱼贯而下，
特别是一队队旅游团队，有的还穿着统一印
制的纪念通沪铁路首发的文化衫，感慨伴随
着南通、上海一线牵，旅游、交通、宾馆、餐饮
等服务业的春天又来到了，城际交通的时代
已拉开序幕。 张良炽

两印章抒怀

沪苏通铁路开通首日，我登上南通
西站发出的首列南下的动车，见证了一
段值得记录的历史。

生活在长江北岸南通的人，几乎都
有一个上海梦。自上海1843年开埠以
来，南通人隔着一条宽阔的大江，遥望对
岸灯红酒绿的远东第一大都市，有很多
遐想，也有更多慨叹。1906年，张謇在上
海建造了大达码头，他创办的大达轮船公
司航行于通沪之间，让不少想去十里洋场
打拼的南通人圆了梦，然而更多的是浪
迹天涯、梦碎魂断。

儿时起，大上海一直是我心中一个色
彩斑斓的梦。沪产大白兔奶糖、麦乳精曾
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集体记忆。1980年夏，
我如愿以偿考取上海的大学，双亲送我从
南通港坐“东方红”客轮赴沪求学。我们
坐的是四等舱，记得同船五等舱有很多挑
着鸡鸭去上海讨生活的民工。我怀着对
未来的憧憬，和同舱乘客一路欢声笑语。
上午10点登船，午餐是母亲做的葱花饼
和南通人爱吃的“野鸡丝”（包瓜丝姜丝
炒肉丝），还有脆饼、精枣等零食，下午4
点左右到达十六铺四号码头。父亲带着
我和母亲在外滩挤上公交车，我们仨在南
京路王开照相馆留下一张合影。当时，虽
然南通因人均工业总产值超万元，成为
工业经济效益跃居全国前列的明星城
市，上了《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但是同班
35位同学，竟有一半没听说过南通。我
很郁闷，便深情写了一篇散文《小城赋》，
利用担任校文学社社长之便，发表在校
报校刊上，校广播台还做了配乐朗诵。

1984年5月，南通成为全国14个沿
海开放港口城市之一。我记得时任市长
张佑才率队到上海，在海门籍近代传奇
企业家董竹君女士创办的锦江饭店向全
世界宣布：南通张开双臂欢迎海内外客
商投资，期盼各路英豪加盟。正是怀揣
一种报效桑梓的情怀，我放弃上海工作
回到南通发展。那年7月1日，长航对
所有“东方红”系列客轮更名，新船名都

是“江”字打头，我回通坐的班轮是“江汉
129”。站在甲板上，面对滚滚长江水，我
的心潮也在翻滚。

回到南通后不久，我调到南通日报社
工作，作为记者接触的第一个重大新闻便
和长江有关。1987年5月8日，我在报社
夜班编辑部值班时接到报料：长江南通段
发生一起重大沉船事故，载客过江的小火
轮被撞倾覆，105人失踪……看到触目惊
心的现场照片，我心里想，什么时候长江南
通段能飞架一座大桥，能够开车跨江去上
海，该有多好啊！

在南通人的美好憧憬和执着追求中，时
光的列车飞快地开到了世纪之交。1999年
初，我在主持南通日报社经济部工作时，获
悉南通过江通道有了新进展，但宣传报道还
是一个禁区。我当时刚刚策划一组1999南
通经济·铁路篇，反响不错，便着手再做一组
大桥篇。采访了市里几个相关部门，没人肯
透露有关信息。在一个周末之晨，我闯到负
责筹划这项工作的市计委副主任张振刚办
公室，也许是我的激情感染了这位清华高才
生，他破例给我透露了不少信息。我一口气
写下《世纪大礼》《桥隧之选》等系列报道。

新世纪的前20年，南通人三圆大桥梦。
从苏通大桥、崇启大桥到刚刚通车的沪苏通
大桥，轰响的铁轨终于在长江入海口实现跨
江贯通。7月1日零时起，“沪苏通”铁路每
天46趟动车跨江运行，南通人乘动车南下
去上海的梦想终于实现。而随着通州湾新
入海口建设和上海第三机场落户，南通将实
现真正意义上与世界的接轨。而这一切，为
南通完全融入上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未来几年，在长三角一体化、沪苏通跨江
融合的背景下，南通还将迎来“八龙过江”新
时代，沪通两地的同城效应将进一步凸现。
这些天来，许多南通人结伴踏上通车前的桥
面，极目远眺，欣赏钢铁为骨江水为田的壮
美景色，细数长江天堑上惊世崛起的一座座

“钢铁巨龙”。我也在期待更多的沪通“双城
记”，畅想两年后南通地铁通了，在家门口转乘
高铁去上海探亲访友的退休生活。 宋捷

两座城相拥

作为首日乘着动车下江南的南通人，他们有理由感慨万千——

听三位亲历者讲述梦圆时刻

1 日 ，C3836
次列车乘务员在
车厢内为旅客表
演节目。 新华

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铁路开通运营仪式现场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铁路开通运营仪式现场。。 记者记者许丛军许丛军


